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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
———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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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文献的失载与所见钱币学证据的不足， 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的王位继承关系一直缺

乏直接证据。 有关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柏拉图之间的关系更

是众说纷纭。 依据新发现的共治纪念币、 覆打钱币与窖藏信息等最新的钱币学证据， 本文认为三人像

纪念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子， 曾担任王国的摄政。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即是

三人像上的赫里奥克利斯， 他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则是赫里奥克利斯一

世晚年册立的共治君主及继承人。 原先被认为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承人之一的柏拉图则是 “自承大

统者” 泰奥菲鲁斯的继承者， 他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应无直接的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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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由于该国远离地中海世界， 西方古典学

者对它的记载少且纷乱。 中亚的游牧部落于公元前 ２ 世纪中下叶的南迁， 阻断了巴克特里亚希腊

人与地中海古希腊、 罗马人的直接联系， 导致晚期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几乎完全淡出了西方古典

学者的视野。① 居于其南的古代印度则无记载历史之传统。 张骞凿空西域， 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

交流日益增多， 然中国史书上对当地希腊人的记载为公元前 １ 世纪末， 且极为简略。② 目前所见

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信息主要来自他们所发行的钱币。 据统计， 西方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巴克特

里亚与印度的希腊君主共有 ８ 或 ９ 位， 但在钱币上目前至少出现了 ４２ 或 ４３ 名国王和两名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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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Ｂｅｒｎａｒｄ， “ Ｌａ ｆｉｎ ｄ'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 Ｉ. Ｓｏｎ éｒｅ”， ｉｎ Ｆｏｕｉｌｌｅｓ ｄ'Ａï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ＩＶ. Ｌｅｓ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ｈｏｒｓ ｔｒéｓｏ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 ＭＤＡＦＡ ＸＸＶＩＩＩ， Ｐａｒｉｓ： ｄｅ Ｂａｃｃｏａｒｄ， １９８５， ｐｐ. ９７⁃１０５.
《史记》 中对大夏的记述主要聚焦于大月氏部落， 并未提及当地希腊人的情况。 目前仅有 《汉书·西域传》
中记载着一名罽宾君主和一位容屈王子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乌头劳与阴末赴。 二人应是汉成帝时期 （公元

前 １ 世纪末期） 的君主。 相关记载与研究见 《汉书·西域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８８５ ～ ３８８７ 页； 余

太山： 《塞种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３１ ～ ２３７ 页； 杨巨平： 《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

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 《西域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３ ～ ３５ 页。



名字。① 由此可见当地希腊人活动历史之丰富， 而现今可见文献资料之稀缺， 同时也凸显了钱币

学在重建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钱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巴克特里亚历史总能

得到进一步修正和改写。
处于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中晚期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Ｉ Ｍｅｇａｓ） 无疑是最重要的

君王。 他的统治是该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许多古典作家都冠以 “欧克拉提德斯时代的巴克特

里亚”， 可见他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的标志性与重要性。② 有证据表明，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时

期， 巴克特里亚王国北部就已遭到了中亚游牧民族的侵扰。 在他死后， 当地的希腊人可能已无力

抵挡游牧民族的入侵。 至少在公元前 １２９ 年张骞抵达时， 巴克特里亚大部分地区已被游牧民族攻

占。③ 研究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及其继任者的历史， 对于重建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 了解中亚希腊

化王国的兴衰， 研究丝绸之路的开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世文献中关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记载主要源于查士丁 （Ｍａｒｃｕｓ Ｊｕｎｉａｎｕｓ Ｊｕｓｔｉｎ） 摘录庞

贝·特罗古 （Ｇｎａｅｕｓ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 Ｔｒｏｇｕｓ） 《腓力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ｒｕｍ） 而成的 《〈腓力史〉
概要》 （Ｅｐｉｔｏｍ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ｒｕｍ）。 庞贝·特罗古有关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历史， 可能

源自罗德斯的波塞冬尼尤斯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ｉｏｓ Ｒｈｏｄｉｏｓ） 的 《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ｉ）， 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的

提马戈尼斯 （Ｔｉｍａ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的 《列王传》 （Ｐｅｒｉ Ｂａｓｉｌｅｏｎ）。 查士丁在做 “概要” 时，
对原书的取舍取决于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以及提供道德教益。 这导致 《 〈腓力史〉 概要》 在

史实的精确性和完整性上都有所欠缺， 该书在史实上存在着诸多的疏漏和谬误。④ 涉及到欧克拉

提德斯一世的内容不仅极为简略， 而且可能有诸多谬误。 因此在研究时， 除参考查士丁的相关记

载外， 也须借助相关的考古资料和钱币学研究成果。
查士丁记载，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是被与其分享王国的儿子所杀， 但他并未记下弑君者之名。

根据以往的钱币学研究， 三位巴克特里亚王国君主可能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

系， 即赫里奥克利斯一世 （Ｈｅｌｉｏｃｌｅｓ Ｉ Ｄｉｋａｉｏｓ）、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ＩＩ Ｓｏｔｅｒ） 和柏拉

图 （Ｐｌａｔｏ Ｅｐｉｐｈａｎｏｓ）。⑤ 囿于文献的缺失和有限的钱币学资料， 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尚有较大分歧， 主要形成了五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为弑君者， 持此者为 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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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ｂ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１. ９. ２， １１. １１. ２， １５. １. ３；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Ａｅｌｉａｎｕｓ， 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 Ａｎｉｍａｌｉｕｍ， １５. ８.
Ｓｔｒａｂ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１. ９. ２， 《史记·大宛列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１６４ 页。
查士丁记载， 亚历山大建立了法罗斯的亚历山大里亚， 并且下令该城为埃及首府 （Ｊｕｓｔｉｎｕｓ，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ｏ⁃
ｇｕｓ， １１. １１. １３）， 这明显是史实错误， 是托勒密将埃及的首府从孟菲斯迁到法罗斯的亚历山大里亚； 他在有

关帕提亚的记载中也有明显史实性错误， 此外， 查士丁将巴克特里亚国王迪奥多图斯 （Ｄｉｏｄｏｔｕｓ） 误写为泰

奥多图斯 （Ｔｈｅｏｄｏｔｕｓ， 见 Ｊｕｓｔｉｎｕｓ，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ｏｇｕｓ， ４１. ４. ８⁃９）。 相关研究参见 Ｊｕｓｔｉｎ，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 Ｔｒｏｇｕｓ， Ｂｏｏｋｓ １１⁃１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 ， ｂｙ Ｊ. Ｃ. Ｙａｒｄｌｅｙ， Ｃｏｍｍｅｎ. ， ｂｙ Ｗａｌｄｅ⁃
ｍａｒ Ｈｅｃｋｅ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ｐ. ３９⁃４１， ２０９⁃２１０； 徐晓旭， 王敦书： 《庞培·特罗古斯的

〈腓力史〉 和查士丁的 〈 〈腓力史〉 概要〉》，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０ 页， 第 １０３ ～ １０４ 页。
余太山： 《欧克拉提德斯王朝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 《西域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７ ～ ８ 页。



缪内特 （Ｅ. Ｔ. Ｍｉｏｎｎｅｔ）、 Ｈ. Ｇ. 罗林森 （Ｈ. Ｇ. 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① 观点二认为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弑

君者， 持此者为 Ｒ. 罗切特 （Ｒ. Ｒｏｃｈｅｔｔｅ）。② 观点三认为德米特里乌斯一世是弑君者， 持此者为

Ｗ. Ｗ. 塔恩 （Ｗ. Ｗ. Ｔａｒｎ） 与 Ａ. Ｄ. Ｈ. 比瓦尔 （Ａ. Ｄ. Ｈ. Ｂｉｖａｒ）。③ 观点四认为柏拉图是弑君者，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更可能是柏拉图的继任者， 持此者为 Ａ. Ｋ. 纳拉因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 诺曼·戴维斯 （Ｎｏｒｍａｎ Ｄａｖｉｓ） 与克林·Ｍ. 克拉伊 （Ｃｏｌｉｎ Ｍ. Ｋｒａａｙ）。④ 观点五

认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死后， 巴克特里亚王国进入了 “天下三分” 的形势， 他们分别为柏拉图、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其中弑君者可能是柏拉图，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在位时

间最长， 成为了巴克特里亚最后一位君主， 持此者为奥斯姆德·波佩拉齐 （Ｏｓｍｕｎ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
ｃｈｉ）。⑤ 此外亦有 “未定说” 与 “怀疑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存在说”。⑥

造成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 系所见文献不足， 亦因考古资料有限所致。 近年来随着新钱币窖

藏的发现与整理， 为研究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使我们厘清上述四位国

王之间的关系， 重建晚期巴克特里亚王位嬗递成为可能。 有鉴于此， 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上， 基

于新发现的钱币学证据， 结合窖藏信息、 钱币覆打和新发现的共治钱币， 考察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生前身后的历史脉络， 为进一步还原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历史提供新的证据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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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

继任人及共治君主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是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的希腊君主， 都曾分别打造有

各自的王家钱币。 但由于他二人都是传世文献完全失载的君主， 有关他们的历史都建立在钱币学

研究的有限成果之上。 其中多数仍属于推测， 可靠的直接证据依然较少， 甚至连欧克拉提德斯一

世与二世是否为两名君主， 学术界都曾有较大分歧。 自从 １８ 世纪的 Ｔ. Ｓ. 巴耶尔 （Ｔ. Ｓ. Ｂａｙｅｒ）
提出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有两位欧克拉提德斯国王后， 学术界就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是否存在这一

问题展开了长达两百年的争论。① 随着新窖藏的发现和钱币学研究的不断进展， 直至 ２０ 世纪末，
学术界基本认定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存在， 并认为以阿波罗立像、 徽号为救世主 （σωτη′ ρ） 的

钱币是后者所造。 有关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与其他晚期巴克特里亚国王的关系， 学者们只能根据有

限的资料进行推测， 目前仍莫衷一是。
２０１９ 年冬季， 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发现了一座大窖藏， 出土了近 １２００ 枚巴克特里亚王

国时期钱币， 部分钱币流入了国际钱币市场。 依据笔者所见， 该窖藏的钱币品类构成与 １９４６ 年

发现的昆都士大窖藏极为相似， 皆为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入土。 ２０１９ 年的昆都士窖藏出土了较

多早先未有著录的新见钱币，② 其中便有一枚两面皆为国王头像的钱币。 这枚钱币的形制、 铭文

极为特殊， 为先前所未见。 新见钱币透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因此我们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以下简称双王像钱币）。
这枚双王像钱币重约 １７. ０５ 克， 近于阿提卡币制的四德拉克马。 钱币通体分布着氧化包浆，

部分区域氧化物皮壳包裹较重。 钱币的阳面为面向右侧、 头系束带、 身穿阿纳波拉 （a’ναβολη′、
a’μβο′λλα） 披肩的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半身像， 半身像上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ΒΑΣΙΛΕΩΣ
ΔΙΚΑΙΟΥ， 下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ΗΛΙΟΚΛΕΟΥΣ。 钱币阴面为面向右侧、 头系束带、 身穿阿

纳波拉披肩的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半身像， 半身像上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ΒΑΣΙΛΕΩΣ
ΣΩΤΗΡΟΣ， 下方为弧形排列的铭文 ΕΥΚΡΑΤΙΔΟΥ， 半身像左侧有花押 （图 １）。 此新见钱币

双面所使用的铭文不仅以阳性属格形式镌有王名、 徽号和国王头衔， 且钱币阴阳两面皆为王像，
未出现神祇， 完全不同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发行的常规王家钱币 （图 ２、
３）。 同一枚钱币上出现了两名国王的头像、 铭文和徽号， 表明它应属于具有宣传性质的纪念币。
　 　 巴克特里亚王国有打造、 发行纪念币的传统， 这些纪念币具有很强烈的宣传性质。 与常规王

家钱币相比， 巴克特里亚纪念币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是研究、 重建巴克特里亚王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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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图 １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共治币

图 ２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王家钱币① 图 ３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两种王家钱币

的重要资料。 在双王像钱币出现之前， 巴克特里亚就已发行了数量可观的纪念币。 阿加托克利斯

（Ａｇａｔｈｏｃｌｅｓ Ｄｉｃａｅｕｓ）、 安提马库斯一世 （Ａｎｔｉｍａｃｈｕｓ Ｉ Ｔｈｅｏｓ） 和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发行常规的

王家钱币外， 都单独发行过纪念币， 钱币范式、 图案设计和铭文规制与双王钱币有着明显区别。
阿加托克利斯和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是纪念已故先王的大统币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Ｃｏｉｎａｇｅ）， 其式样是

发行的钱币图案仿造所纪念的先王王家钱币， 在钱币阳面两侧使用阳性属格铭文， 镌刻着先王的

名讳和徽号， 钱币阴面则使用三行铭文， 以阳性属格分词形式镌刻着发行者的名讳、 国王头衔和

徽号， 大统纪念币采用古希腊语法的曲折变化， 以区别已故先王和 “今上”， 其目的是强调发行

者王位来源的合法性 （图 ４、 ５）。②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纪念币是由赫里奥克利斯、 拉奥迪克

（Ｌａｏｄｉｃｅ） 发行的三人像钱币， 其阳面以属格形式镌刻着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的名讳， 阴面

铭文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名讳、 徽号与国王头衔的原形形式， 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并

非共治国王与王后， 在发行三人像纪念币时，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仍然在位， 依然是巴克特里亚王

国唯一的君主 （图 ６）。③ 双王像钱币并未采用古希腊神像作为钱币的阴面图案， 而是将两位国

王的头像分别作为钱币的阴、 阳面图案， 其两侧铭文不仅都有名讳、 国王头衔和徽号， 且都是用

了阳性属格形式， 它既没有使用区别 “今上” 与 “先王” 的分词属格形式， 也不同于彰显欧克

拉提德斯一世在位的铭文原形形式， 这与先前巴克特里亚王国纪念币的范式完全不同， 表明双王

钱币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与前者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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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ｏ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ｅｃｏ Ｒｏ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Ｎｉｃｋｌ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ｕｒｉｅｒ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ｐ. ６９⁃９１；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ｐｐ. ５６⁃６２.
Ｓｉｍｏｎ Ｇｌｅｎｎ， “ Ｈｅｌｉｏ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ｏｄｉ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Ｖｏｌ. １７４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５⁃５９.



　 　 虽然双王钱币的形制与范式在巴克特里亚王国钱币体系中极为特殊， 但它却与远在千里之外

的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帝国发行的部分钱币的范式基本相同， 后者则是发行宣传意图很明确的共

治纪念币， 意在宣扬两位君主共治国家之事。 不仅如此， 这些共治纪念币的出现也表明钱币上的

二人同时为在任的国王。 在这些共治纪念币中， 双王像钱币的范式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目前为

仅见品的托勒密埃及共治金币基本相同。 史载在托勒密五世去世后， 其王后叙利亚的克利奥帕特

拉一世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Ｉ Ｓｙｒａ） 监国摄政， 年幼的托勒密六世 （Ｐｔｏｌｅｍｙ ＶＩ Ｐｈｉｌｏｍｅｔｏｒ） 继位为王， 二

人共治托勒密王国。 造币厂为此打造过八德拉克马共治金币和共治铜币。 八德拉克马共治金币的

阴、 阳面分别为托勒密六世与克利奥帕特拉一世的半身像， 钱币两侧都相应地镌有与头像匹配的

名讳和国王头衔， 铭文以属格镌刻 （图 ７）。① 托勒密六世与克利奥帕特拉一世的共治八德拉克

马金币， 与巴克特里亚双王像钱币不仅都刻有国王头衔与君主名讳， 铭文都采用了属格形式， 两

位君主的头像也分别为钱币的阴、 阳面， 可见二者的范式基本相同。 克利奥帕特拉一世与托勒密

六世的共治铜币也与之接近， 其阴、 阳面虽使用了不同的神祇图案， 但其阴、 阳面铭文使用了属

格形式， 分别镌刻着托勒密六世与克里奥帕特拉一世的名讳和国王头衔。

图 ４　 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亚历山大大帝
的大统币

　 图 ５　 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纪念欧提德莫斯
　 一世 （Ｅｕｔｈｙｄｅｍｕｓ Ｉ Ｔｈｅｏｓ） 的大统币②

图 ６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发行的欧克拉
提德斯一世纪念币

　 图 ７　 托勒密六世与克利奥帕特拉一世共治
　 金币 （大英博物馆馆藏， 博物馆编号： １９７８， １０２１. １）

　 　 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双王钱币的铭文形式与图案也近似于塞琉古帝国克利奥帕特拉·泰阿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Ｔｈｅａ） 与安条克八世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ＶＩＩＩ 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 腓力一世 （Ｐｈｉｌｉｐ Ｉ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与安条克十一世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ＸＩ 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 ， 以及克利奥帕特拉·塞列尼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Ｓｅｌｅｎｅ）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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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共治钱币的研究， 见 Ｊｅａｎ Ｎ. Ｓｖｏｒｏｎｏｓ， Τα` νομíσματα τοＵ～κρα′ του τω～ ν Πτολεμαíων， Ａｔｈｅｎｓ： Ｓａｋｅｌｌａｒｉｏｓ，
１９０４， ｎｏ. １３８０⁃１３８２； Ｊｏｈｎ Ｅ． Ｇ. Ｗｈｉｔｅｈｏｒｎｅ，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４， ｐｌ. ３； 大英博物馆馆

藏信息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ｕｓｅｕｍ. ｏｒｇ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ｏｂｊｅｃｔ ／ Ｃ＿ １９７８⁃１０２１⁃１.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图片来源： 曾晨宇： 《古希腊钱币史》 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６６ 页。



图 ８　 克利奥帕特拉·泰阿与安条克八世共治币

安条克十三世发行的双王像共治钱币。
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短暂共掌国政， 是较

为明确的共治君主。① 这些钱币都镌刻

了双王头像， 以及以属格形式的国王头

衔和名讳铭文。 略有不同的是， 它们将

双王像叠放在钱币之阳， 铭文和神祇像

集中安排在钱币阴面。 这些共治钱币都

反映了他们曾共治王国的历史信息 （图
８）。

　 　 在发行年代更晚的印度—希腊诸王的钱币中， 也出现有与双王像钱币范式较为接近的双王共

治钱币， 表明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诸王的体系之中， 双王像钱币的范式具有一定的传承

性。 印度—希腊诸王中， 斯特拉托一世 （Ｓｔｒａｔｏ Ｉ Ｓｏｔｅｒ） 与阿加托克里亚 （Ａｇａｔｈｏｃｌｅｉａ Ｔｈｅｏｔｒｏ⁃
ｐｏｓ）， 以及赫尔马伊奥斯 （Ｈｅｒｍａｅｕｓ Ｓｏｔｅｒ） 与卡里奥普 （Ｃａｌｌｉｏｐｅ） 也曾发行过双人像钱币。 由

于文献失载， 关于他们的历史虽已无从考证， 然斯特拉托一世与阿加托克里亚的钱币也应属于共

治钱币， 其范式与其他共治钱币略有不同。 斯特拉托一世与阿加托克里亚发行的共治钱币有两种

范式， 第一种为双王像 （图 ９）， 其铭文为阳性属格的国王斯特拉托与属格形式的阿加托克里亚。
第二种的阳面为阿加托克里亚之像 （图 １０）， 其周围环状的希腊铭文以阴性属格形式的阿加托克

里亚的王名、 徽号与女王头衔， 钱币阴面镌有佉卢文的斯特拉托与国王头衔， 可以判定它们属于

共治钱币。 赫尔马伊奥斯与卡里奥普的双人像钱币与斯特拉托一世和阿加托克里亚的第一种共治

钱币相同， 也应是共治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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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并未记载克利奥帕特拉·泰阿与安条克八世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列尼与安条克十三世共治的历史，
共治的史实仅见于钱币信息。 腓力一世与安条克十一世则有间接文字作证。 在约瑟夫 （Ｆｌａｖｉｕｓ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的

《犹太古史》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ｅｓ Ｌｕｄａｉｃａｅ） 中记载， 在安条克十一世死后， 腓力才戴上王冠束带， 见 Ｊｏｓｅｐｈｕｓ， Ａｎ⁃
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ｅｓ Ｌｕｄａｉｃａｅ， １３， ３６９。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仅提及了二人被称作双胞胎 （Ｄｉｄｙｍｉ）。 他们发行的钱

币佐证了双胞胎的记载， 成为二人共治的重要证据， 见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ｎ， １. ９８， ｉｎ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ｄｒｏｓｉａｎ，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２００８， ｐ. ８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ｎ ／ ｍｏｄｅ ／ ２ｕｐ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有关共治钱币的研究，
见 Ａｌｆｒｅｄ Ｒ. Ｂ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ｕｃｉｄ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ｍ：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９， ｐｐ. ９２⁃９４；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Ｃｏ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ＸＩ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Ｉ： Ａ Ｓｅｌｅｕｃｉｄ Ｍｉｎｔ ａｔ Ｂｅｒｏｅａ？” 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 Ｒｅｖｕｅ Ｓｕｉｓｓｅ ｄ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ｑｕｅ，
Ｂａｎｄ ６６ Ｔｏｍｅ （１９８７）， ｐｐ. ７９⁃８３；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Ｌｏ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ｏｖｅｒ， Ｓｅｌｅｕｃｉｄ Ｃｏｉｎｓ， Ａ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Ｐａｒｔ ＩＩ， Ｓｅｌｅｕｃｕｓ Ｉ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ＸＩＩＩ，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８， ｐｐ. ５７３⁃５７６， ６１３⁃６１７.
有关斯特拉托一世与阿加托克里亚， 以及赫尔马伊奥斯与卡里奥普的共治钱币研究， 见 Ｗ. Ｗ. Ｔａｒ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ｉｎ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２２６， ２４６， ２４９， ２７１， ３３０， ３３７， ３５６， ５０５； Ｒ. Ｂ.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Ｇｒｅｅｋｓ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Ｔｈ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３９ ／ ４０，
１９５０， ｐ. ２１６；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Ｇｒｅｅｋｓ， ｐｐ. １１０⁃１１２， １５７， １６１⁃１６２；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ｐｐ. ８８⁃８９， １１３.



图 ９　 阿加托克里亚与斯特拉托一世共治币① 图 １０　 阿加托克里亚与斯特拉托一世共治币②

　 　 对比托勒密王国、 塞琉古王国和年代稍晚的印度—希腊共治纪念币的铭文形式、 图案等钱币

范式， 其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双王像纪念币范式大体相同， 与埃及克利奥帕

特拉一世和托勒密六世共治金币的范式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可以认定，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

拉提德斯二世的双面双王像钱币亦属于共治钱币。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双王像共治钱币的出现， 表明他们曾同时为巴克特里

亚王国的在任君主， 两人是共治君主。 在赫利奥克利斯一世头像一侧的币面呈凸面状， 其应为钱

币的阳面，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头像一侧呈凹面状， 且钱币花押落在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一旁， 表明

其应为钱币之阴面。 根据古希腊钱币的惯例， 镌刻有花押的币面重要性略低于另一面， 可能表明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地位略高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另外，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在阳面的头像双颊

松弛， 面部沟壑纵横， 有垂暮之相。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则是面容俊朗的青年形态。 如果钱币图像

反映了两人的实际年龄， 则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可能是在位较久的国王， 在他晚年欧克拉提德斯二

世被册封为共治君主。 由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曾单独发行过大量的王家钱币， 显示在赫里奥克利

斯一世去世后，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成为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唯一的君主。 这表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应是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继任者。

二　 柏拉图钱币及其相关问题

在古希腊钱币中， 覆打 （Ｏｖｅｒｓｔｒｕｃｋ） 是指在打制钱币的过程中， 因某种原因未能来得及制

作钱币的原始币坯， 使用币制相同或者相近的成品钱币作为币坯来打制。 在古风和古典时期， 希

腊钱币的覆打多数出于原材料来源或钱币打制成本的问题。 在希腊化时代， 覆打钱币即可能是因

原材料短缺， 但由于钱币大多是镌有国王头像的王家钱币， 覆打因此也赋予了政治目的， 即表示

打制者对被覆打者的征服， 隐含了二者可能是敌对关系的君主。③ 在钱币学上， 覆打钱币必然是

晚于被覆打者， 依此可以建构更为直观、 可靠的年代序列。 在多数覆打钱币中， 虽可见覆打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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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Ｔｒｉｔｏｎ ＸＶＩＩＩ， ６ｔｈ Ｊａｎ. ２０１５， ｌｏｔ ８４４.
图片来源： Ｆｒｉｔｚ Ｒｕｄｏｌｆ Ｋｕｎｋｅｒ ＧｍｂＨ＆ Ｃｏ， ＫＧ， ａｕｃｔｉｏｎ ２７３， １４ｔｈ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ｌｏｔ ４５１.
塞琉古帝国的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在平定提马尔库斯之乱后， 收缴了提氏的大部分钱币， 并在其上覆打了德

米特里乌斯一世 （Ｄｅｍｅｔｒｉｕｓ Ｉ Ｓｏｔｅｒ） 与王后拉奥迪克 （Ｌａｏｄｉｃｅ） 的双人像钱币。 相关研究见 Ｇ. Ｋ.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ｅｕｃｉｄ Ｃｏ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ｉｘｔ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４１ （１９５１）， ｐｐ. ４⁃５；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Ｌｏｒｂｅｒ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ｏｖｅｒ， Ｓｅｌｅｕｃｉｄ Ｃｏｉｎｓ， Ａ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Ｐａｒｔ ＩＩ， Ｓｅｌｅｕｃｕｓ ＩＶ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 ＸＩＩＩ， ｐ. １８３.



迹， 但由于造币工匠的打制力度较大， 且通常为掩盖底版花纹而多次捶打， 多数覆打钱币已无法

看出底版钱币的式样， 仅有少数尚能分辨出底版钱币的式样， 这些 “幸存者” 是重建钱币学的

重要证据。
柏拉图是传世文献和存世碑铭完全失载的巴克特里亚晚期国王， 该王发行的钱币是其唯一的

信息来源。 传统的观点认为， 由于钱币上的柏拉图头像造型近似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且他的背

面为驾驶着战车的赫里奥斯， 与查士丁 “战车碾压其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血 （尸）” 的记载

相同。① 柏拉图因而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子， 受到帕提亚人的煽动和怂恿， 杀死了其父欧

克拉提德斯一世。 由于驾驶着战车的赫里奥斯之像并未被其他巴克特里亚君主采用， 他可能被视

为叛逆， 最终被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所杀。 其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 １４５ ～前 １４０ 年。②

在 ２０１９ 年的昆都士窖藏中， 亦出土了 １ 枚覆打痕迹较为明显的柏拉图钱币， 与上文讨论的

双王共治钱币同源。 从钱币整体的捶打痕迹， 可知这枚柏拉图钱币本身经过了至少两次捶打。 在

阳面一侧的覆盖程度较高， 原底版钱币的图案几不可分辨， 但仍可知底版钱币的边缘为点、 线型

的外圈。 此外， 柏拉图面颊上仍有底版钱币王像下颚的痕迹 （图 １１）， 在柏拉图阿纳波拉袍上，
仍有底版钱币长袍袍褶和衣结的痕迹 （图 １２）， 在钱币阴面的底版上仍可看到底版钱币被挤压的

图案。 笔者根据钱币上覆打的挤压痕迹， 在图片上用画笔填充， 可以得出如下图案 （图 １３）。

图 １１　 有覆打痕迹的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银币 图 １２　 钱币正面的覆打痕迹

　 　 钱币上半部分的挤压痕迹似呈弧形排列， 底版钱币铭文原先也应是环状排列 （图 １４）。 其

中， 在钱币铭文的 Π、 Ｉ 之下， 可清晰地看见底版钱币铭文 Ｙ 、 Ｔ 的挤压痕迹。 在钱币铭文 Ｅ
下， 可见有 １ 枚长圆形字母首端， 应是 Ｉ 或 Ａ 字首， Σ 虽然被覆打了两次， 但仍能看见其下仍有

底版钱币残存的痕迹， 应是相同的字母 Σ。 这三个铭文应该是 “ΣＡＹＴ” 或是 “ΣＩＹＴ”。 其他区

域的铭文挤压过于严重， 且柏拉图钱币也是经过两三次覆打， 因此难以复原。
　 　 在太阳神驷马战车的最左侧马首部分， 存留有较为明显的底版图案。 由于马脖是柏拉图钱币

模具的空隙间， 底版钱币原先的图案得以完整保留。 笔者采用画笔描补挤压痕迹， 并结合底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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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ｓｔｉｎｕｓ，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ｏｇｕｓ， ４１. ６. ５.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Ｇｒｅｅｋｓ， ｐｐ. ７１⁃７２， ７４； Ｎｏｒｍａｎ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 Ｍ. Ｋｒａａｙ， 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Ｃｏｉ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２３９；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ｐ. ７４；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ａｎｄ Ａｍａｎ 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Ｐｒｅ⁃Ｋｕｓｈａｎａ Ｃｏｉｎ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Ｋａｒａｃｈｉ： Ｉｆｔｉｋｈａｒ Ｒａｓｕｌ ＩＲ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ｓ （Ｐｖｔ） Ｌｔｄ， １９９５， ｐ. ３１； Ｈ. Ｓｉｄｋ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ｏ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ｎ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０， ｐ. ２２２； Ｆｒａｎｋ Ｌ. Ｈｏｌｔ， Ｌｏ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９６， ２１７. 塔恩认

为柏拉图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兄弟， 见 Ｗ. Ｗ. Ｔａｒ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ｉｎ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２１０.



币的部分保留图案， 可完整地勾画出花押 （图 １５）。 根据波佩拉齐的研究， 钱币上使用花押的

巴克特里亚君主仅有泰奥菲鲁斯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ｕｓ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ｅｓ）， 复原的底版铭文也吻合泰奥菲鲁斯的

环状铭文 ［ΒΑΣΙΛΕΩ］ Σ⁃ＡＹＴ ［ＯＫＰＡＴＯＰＯΣ］ （图 １６）。① 泰奥菲鲁斯钱币背面的图案为依靠

在圆盾、 手托尼卡女神的雅典娜坐像， 对照这枚柏拉图钱币上赫里奥斯右侧的挤压痕， 很可能是

雅典娜的左臂 （图 １７）。 此外， 在柏拉图铭文 ＡＴΩ 上的钩形覆打痕迹， 应是泰奥菲鲁斯背面雅

典娜的双腿与座台的挤压痕迹 （图 １８）。 因此可以确定， 这枚柏拉图四德拉克马银币是覆打在泰

奥菲鲁斯的钱币之上。 根据这枚覆打钱币， 可以确定柏拉图应是晚于泰奥菲鲁斯的巴克特里亚王

国君主， 很可能是泰奥菲鲁斯的继任者。 这组覆打关系显示柏拉图与泰奥菲鲁斯可能是敌对关

系， 柏拉图通过政变或战争， 击败了泰奥菲鲁斯。 柏拉图因此不太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

承人， 二人之间可能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

图 １３　 覆打痕迹重塑 图 １４　 铭文部分的覆打痕迹

图 １５　 覆打下的花押 图 １６　 泰奥菲鲁斯发行的阿提卡币制四德拉克马钱币

图 １７　 可能是雅典娜
左臂的覆打痕迹

图 １８　 柏拉图钱币与泰奥菲鲁斯钱币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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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奥菲鲁斯与柏拉图同为传世文献和存世碑铭完全失载的国王， 目前亦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在

位的时间。 但学者们通过钱币窖藏、 花押传承和钱币图案风格， 普遍认为泰奥菲鲁斯应是晚于欧

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巴克特里亚或印度—希腊君主， 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兴都库什山以南部分地

区， 并未统治过巴克特里亚， 时间约在公元前 １３０ 年至前 ９０ 年。 柏拉图曾被认为是北方巴克特

里亚地区的统治者， 统治时间约在公元前 １４５ 年， 二者之间或无交集。 有学者认为， 目前所知的

泰奥菲鲁斯钱币可分为阿提卡币制四德拉克马的， 徽号为 “自承大统者 （ΑΥΤΟΚΡΑΤΟΡΟΣ）”
泰奥菲鲁斯； 与印度—希腊币制的四德拉克马， 徽号为 “正义者 （ΔΙΚΑΙΟΥ）” 泰奥菲鲁斯两

种。 有学者认为， 由于两种钱币的徽号与钱币花押完全不同， 他们可能分属两位不同的希腊君

主。① 这组覆打钱币可能还为解决泰奥菲鲁斯问题提供了钱币学证据， 即发行阿提卡币制四德拉

克马的、 “自承大统者” 泰奥菲鲁斯应是北方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 为柏拉图的前任。 “正义

者” 泰奥菲鲁斯可能是另一位与 “自承大统者” 同名的印度—希腊君主。

三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关系

在现存文献中， 查士丁是唯一记载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人生结局的古典作家， 《腓力史概要》
中写道： “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在 （从印度返） 回国路上， 被一个分享王国的儿子明目张胆地

杀害了， 仿佛 （他杀的） 是敌人而不是父亲， （弑君者） 以战车碾血 （尸体）， 命令 （别人） 把

不下葬的尸体扔掉。”②

查士丁明确记载， 杀死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凶手是与他分享王国的儿子。 文中的分享王国

（ｓｏｃｉｕｍ ｒｅｇｎｉ） 所指较为含糊， 它既可能指共治君主， 也可能指摄政等其他形式。 查士丁并未记

载凶手的名字， 也未透露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任者的信息。 学者根据钱币学信息， 猜测弑君者及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任者可能是柏拉图、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或赫里奥克利斯一世。 由于文献失载

和考古信息缺乏， 上述猜测仅有间接证据佐证， 尚无直接证据支持。 但近年来的钱币学研究与新

近发现的钱币窖藏， 或能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提供相关的历史信息。
１.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

１９７０ 年代发掘的三座阿伊卡努姆 （Ａï Ｋｈａｎｏｕｍ） 银币窖藏， 其中出土的钱币都截止于欧克

拉提德斯一世， 窖藏中并未发现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其继任者的钱币。 这一发现表明， 约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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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４⁃２５. 学术界认为他们的在位时间都晚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有关研究见 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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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ｅｕｍ， １８８６， ｐ. １６７； Ｗ. Ｗ. Ｔａｒ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ｉｎ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 １６４；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Ｇｒｅｅｋｓ，
ｐｐ. １０２， １０４， １５５⁃１５６；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ｐ. １０３.
Ｊｕｓｔｉｎｕｓ，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ｒｏｇｕｓ， ４１. ６. ５， 翻译参考 Ｊｕｓｔｉｎ， Ｅｐｉｔ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 Ｔｒｏｏｇｕｓ，
Ｔｒａｎ. ｂｙ Ｊ. Ｃ. Ｙａｒｄｌｅｙ，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２５７.



２ 世纪中， 阿伊卡努姆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时被游牧民族攻陷、 焚毁， 希腊人也未能再返回该

地。① 由于窖藏中并未发现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 表明在游牧民族攻陷阿伊卡努姆时， 赫里

奥克利斯一世等人尚未登基。 １９４６ 年发现的昆都士大窖藏中， 包含了许多未出现于阿伊卡努姆

窖藏的国王钱币， 如赫里奥克利斯一世、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柏拉图、 泰奥菲鲁斯、 阿尔卡比乌

斯 （Ａｒｃａｂｉｕｓ）、 莱西阿斯 （Ｌｙｓｉａｓ）、 安提阿尔齐达斯 （Ａｎｔｉａｌｃｉｄａｓ）、 腓洛克塞努斯 （Ｐｈｉｌｏｘｅ⁃
ｎｕｓ） 等， 显示这些国王的在位时间应晚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由于 １９４６ 年昆都士窖藏的入土时

间约在公元前 １ 世纪末， 距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位时间较远， 其间跨度较大， 仅靠昆都士窖藏和

阿伊卡努姆窖藏的历史信息， 仍无法解决谁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任者的问题。 但近年来发现的

窖藏， 或可为这一问题提供较为可靠的证据和线索。
２０１８ 年春季， 在阿富汗西部巴尔赫省的唐加克尔汗 （Ｔａｊｑｕｒｇｈａｎ） 发现了两座巴克特里亚中

型钱币窖藏。 据称， 唐加克尔汗 １ 号发现于沙漠地带， 该窖藏出土了 ５４ 枚阿提卡币制的四德拉

克马钱币， 分别为 １ 枚德米特里乌斯一世、 ３ 枚安提马库斯一世、 １ 枚欧提德莫斯二世、 １７ 枚欧

克拉提德斯一世和 ３２ 枚赫里奥克利斯一世钱币。 唐加克尔汗 ２ 号窖藏的发现地距离 １ 号窖藏不

远， 但根据钱币原始氧化层的形态， 可推断其埋藏环境与后者差异较大， 据说出土于河谷地区。
但二者出土的钱币品类与结构大体相当。 该窖藏出土了 ４１ 枚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的钱币， 分别

为 ２ 枚欧提德莫斯一世钱币， ２ 枚欧提德莫斯二世钱币， １ 枚阿加托克利斯发行的纪念安条克王

的大统钱币， １ 枚安提马库斯一世发行的纪念欧提德莫斯一世的大统钱币， ３ 枚赫里奥克利斯与

拉奥迪克发行的纪念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 ９ 枚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 ２３ 枚赫里奥克利

斯一世的钱币。②

由于并未出土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以及其他晚期国王的钱币， 且其他国王的钱币都是先于欧克

拉提德斯一世的诸王钱币， 应为零星混入， 因此从该窖藏的品类分布， 可推断它们的入土时间应

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时期。 这两座窖藏的共同特点， 都是以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欧克拉提德斯一

世的钱币为主， 其中出土前者钱币为最多， 其次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 二人发行的钱币占

整个窖藏的 ９０. ７％和 ８５. ３％ 。 这两座窖藏并未出土其他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和欧克拉提德斯一

世在位时间接近的君主钱币。 在钱币发行量大体相当的情况下，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时期入土的钱

币窖藏之大宗应为当时流通的钱币， 即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发行的当朝钱币， 而去日不久的先王钱

币则略少于当朝钱币， 但在窖藏中也占相当之份额。③ 因此可以判定， 该窖藏的入土时间应在赫

里奥克利斯一世统治时期， 且上距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统治时期较为接近， 表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９２·

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

①

②

③

Ｃｌａｉｒｅ⁃Ｙｖｏｎｎｅ Ｐｅｔｉｔｏｔ⁃Ｂｉｅｈｌｅｒ， Ｐ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Ｔｒéｓｏｒ ｄｅ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ｅｔ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ｔｒｏｕｖé àＡï Ｋｈａｎｏｕｍ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ｖｕｅ ｎｕｍｉｓｍａｔｉｑｕｅ， ６ｅ ｓéｒｉｅ ⁃ Ｔｏｍｅ １７， ａｎｎéｅ １９７５， ｐｐ. ２３⁃６９；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ａｎｄ
Ａｍａｎ 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Ｐｒｅ⁃Ｋｕｓｈａｎａ Ｃｏｉｎ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 ３０.
相关窖藏记载， 见曾晨宇： 《古希腊钱币管窥： ２０１８ 年阿富汗巴尔赫省唐加克尔汗窖藏记略》， 《中国金融

时 报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 网 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ｃｕｌ ／ ｔｚｓｃ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０６ ＿
２４５６３５.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从 １９４６ 年昆都士窖藏出土的钱币总量来看，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发行量的差距不

大。 １９４６ 年昆都士大窖藏出土了 １４６ 枚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 ７１ 枚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钱币， ２２０ 枚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 在所有钱币中，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钱币为最多， 见 Ｌｅ Ｔｒéｓｏｒ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Ｑｕｎ⁃
ｄｕｚ， Ｐａｏｕｌ Ｃｕｒｉ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ｒｄ Ｆｕｓｓｍａｎ ｅｄｓ. ， ｎｏ. １０１⁃２４７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 Ｉ）， ｎｏ. ２４８⁃３７７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ｓ ＩＩ）， ｎｏ. ３９０⁃６１０
（Ｈｅｌｉｏｃｌｅｓ） .



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 其间可能并无其他君主。 此外， 对比二人钱币上的花

押，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花押也部分继承自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间接佐证了二人之间的紧密

关系。①

笔者认为，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钱币的发行时间应上接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末期， 显示赫里奥克

利斯一世很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任者。 阿伊卡努姆的几座银币窖藏入土时间最早， 约为

公元前 ２ 世纪中， 其次为两座唐加克尔汗窖藏， 其入土时间应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时期， 最晚者

为 １９４６ 年昆都士大窖藏， 为公元前 １ 世纪末。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大体应在公元前

１４５ ／ １４０ 年至前 １ 世纪末的范围之内。
２. 三人像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可能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担任摄政

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钱币中， 出现过一组图案、 铭文极为特殊的钱币， 他们共有三个人

像， 正面为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的半身像， 铭文为双排直列， 以属格形式书写的两排铭文，
上列ΗΛΙΟΚΛΕΟΥΣ， 下列 ΚΑΙ ΛΑΟΔΙΚΗΣ ， 造币厂标记列于头像的左侧； 钱币阴面为头戴比

奥提亚头盔、 头系束带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半身像， 铭文以原形形式书写， 上排为弧形排列

ΒΑΣΙΛΕΥΣ ΜΕΓΑΣ （上）， 下排为直列或弧形的 ΕΥΚΡΑΤΙΔΗΣ。 共有两座造币厂发行过三人

像纪念币， 其花押分别为 和 。②

钱币上的三人中， 国王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与拉奥迪克都戴有象征王权的束带， 而钱币发行人

之一的赫里奥克利斯却并未戴上束带 （图 １９）。 在希腊化时代， 束带 （δια′δημα） 已成为国王与

王权的重要象征。③ 这一现象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焦点， 也是探讨赫里奥克利斯、 拉奥迪克与欧克

拉提德斯一世关系的焦点。 早在三人头像钱币最初面世时， 有学者猜测三人像钱币上的赫里奥克

利斯可能是赫里奥克利斯一世。④ 但乔治·麦克唐纳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理查德·Ｂ·怀特海

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和塔恩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是欧克拉提德

斯一世的父母双亲， 之所以赫里奥克利斯未戴束带， 是在钱币发行时他已过世， 且并未登基称

王， 而拉奥迪克仍然在世。 这也成为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是篡位君主的主要证据。⑤ 这一说法一度

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近年来， 格兰 （Ｓｉｍｏｎ Ｇｌｅｎｎ） 根据钱币铭文的变格形式， 认为这组钱

币在打造时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依然在世， 他仍是巴克特里亚唯一的国王。 但钱币的发行人并非欧

克拉提德斯， 而是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 这批钱币也应归在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的名

下。 他也指出，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最有可能是夫妻关系。 但赫里奥克利斯未戴束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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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共继承了 ４ 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花押， 有关研究见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
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ｐｐ. ３９５， ｎｏ. ７２， ３９８， ｎｏ. １２５， ３９９， ｎｏ. １３２， ４０８， ｎｏ. ２９１.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Ｍｏｎｎａｉｅｓ Ｇｒéｃｏ⁃Ｂａｃｔｒｉｅｎｎｅｓ ｅｔ Ｉｎｄｏ⁃ｇｒｅｃｑｕｅ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é， Ｅｕｃｒａｔｉｄｅ Ｉ， Ｓéｒｉｅ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Ｄｉｏｄｏｒｕ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 １７. ８３. ３， １７. １１６. ２⁃７；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７３. ３⁃４； Ｃａｅｓａｒ， ６１. ３⁃４； Ｐｏｌｙｂｉ⁃
ｕｓ， ４. ４８， ５. ５７， １５. ２５， ３０. ２， ３１. ４； Ａｐｐｉａｎ， Ｍｉｔｈｒｉｄａｔｉｃ Ｗａｒ， １. ５； Ｓｙｒｉａｎ Ｗａｒ， ９. ５６， １０. ６４， １１. ６９.
Ｈ. Ｈ.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ｒｉａｎａ Ａｎｔｉｑｕａ：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ｉｎ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ｎ⁃
ｏｕｒ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８４１， ｐ. ２６７.
有学者根据束带猜测， 欧克拉提德斯可能与塞琉古王室有血缘关系， 相关研究见 Ｇ.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Ｔｈｅ Ｈｅｌｌｅｎ⁃
ｉｓ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ｈｉａ，” ｐ. ４５４； Ｗ. Ｗ. Ｔａｒ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ｉｎ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ｐ. １９６⁃１９７，
２０１；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Ｇｒｅｅｋｓ， ｐ. ５３⁃５５； Ｏｓｍｕｄ Ｂｏｐｅａｒａｃｈｃｈｉ ａｎｄ Ａｍａｎ 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Ｐｒｅ⁃Ｋｕｓｈａｎａ Ｃｏｉｎ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 ３０； Ｆｒａｎｋ Ｌ. Ｈｏｌｔ， Ｌｏ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Ｋｉｎｇ， ｐ. １６９， ２０３， ２１７.



以及他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间的关系， 格兰并未作出解释。①

在三人像纪念币中， 部分拉奥迪克的头像实际上并未戴有王冠束带 （图 ２０）。 早在 １９９０ 年

代， 该组钱币就已出现， 但拉奥迪克未戴束带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这一现象仅出现在花押

的三人像钱币中， 在另一花押的系列钱币中并未出现。 因此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发行的最早

的纪念币可能是花押系列， 随后不久， 王冠束带便出现在拉奥迪克之上， 而赫里奥克利斯则始终

未戴束带。 位于双人像面内侧拉奥迪克王冠束带的增添现象， 说明拉奥迪克地位可能有所变化，
也可能仅是造币厂工人的疏忽。 但即便是造币厂的疏忽， 也凸显了位于更为明显位置的外侧赫里

奥克利斯未系束带并未发生变化， 反映了这应是造币厂工匠刻意为之， 并非工作之疏忽。

图 １９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 （系束带）
发行的三人像纪念币②

图 ２０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 （未系束
带） 发行的三人像纪念币

　 　 笔者以为， 三人像纪念币拉奥迪克王冠束带的前后变化， 可能展现了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即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与内侧的拉奥迪克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位于双人面外侧明显位置的赫里奥克

利斯却被雕刻师刻意排除在外， 他在巴克特里亚国内的地位应相对低于拉奥迪克。 但从铭文的内

容和排序， 赫里奥克利斯与拉奥迪克铭文前并无国王头衔， 且赫里奥克利斯是钱币第一发行者，
拉奥迪克位是钱币第二发行者， 表明他二人并非共治的国王与王后 （或女王）。

对此较为合理的解释是， 由于赫里奥克利斯并未镌刻国王头衔， 且始终未系上束带， 但他拥

有打造、 发行钱币的权力。 显示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生前， 赫里奥克利斯可能曾担任摄政

（ɛ’πíτροπο ）。③ 在摄政期间， 他与拉奥迪克共同发行了钱币。 钱币发行权是希腊化时代王权的

重要特征， 三人像钱币的出现也符合查士丁对 “分享王国” 的记载。 赫里奥克利斯与欧克拉提

德斯一世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 按照查士丁的记载， 他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之子， 但其地位却明

显低于钱币同一面的拉奥迪克。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憾， 三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仍难以确定。 但赫里奥克利斯曾在欧克拉提德斯

一世生前担任摄政之说应可以成立。 由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统治是被与其 “分享王国者” 终

结， 且钱币窖藏也显示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继承者。 笔者以为， 结合文献记

载与钱币学研究成果， 三人像钱币上的赫里奥克利斯应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生前册立的摄政， 此

赫里奥克利斯是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是查士丁记载的分享王国者与弑杀欧克拉

提德斯一世的凶手。 而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徽号 “正义者” （ΔΙΚΑΙΟΣ）， 或许暗含着他铲除敌

·１３·

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晚期历史新探———基于新见的钱币学证据

①
②
③

Ｓｉｍｏｎ Ｇｌｅｎｎ， “Ｈｅｌｉｏ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ｏｄｉ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ｒｉａ：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 ５９.
图片来源：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ｏ ＡＧ ａｕｃｔｉｏｎ ３２９， ２２ｔｈ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ｌｏｔ １１８.
摄政在古希腊时代较为普遍， 见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 １. １０８， １， １３４， ４. ７６；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
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 ２. ８０.



人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这一惩恶扬善的义举。

四　 巴克特里亚王位继承谱系

综上所述， 可以作出以下推论， 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生前， 其子赫里奥克利斯担任了摄政，
并与拉奥迪克共同发行了三人像纪念币。 结合查士丁记载， 分享王国的摄政赫里奥克利斯杀死了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后继位为王， 是为正义者赫里奥克利斯一世。 钱币上的拉奥迪克可能是赫里奥

克利斯之妻， 也可能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之妻。 虽然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继承了部分欧克拉提德斯

一世的花押， 但许多巴克特里亚王国传承多代的花押都截止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统治之时。 考古

证据也表明， 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晚期， 北方游牧民族已开始南下， 占领、 摧毁了巴克特里亚北

方部分地区。① 因此可以判断， 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晚年至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初期， 许多巴克特

里亚造币厂未能再服务于希腊诸王， 表明这些地区可能已脱离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 相较于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的统治范围已大大缩小。
新发现的共治钱币， 表明赫里奥克利斯一世晚年册立另一位年轻王子欧克拉提德斯为共治君

主， 通过其徽号可知后者为欧克拉提德斯二世。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曾单独发行过大量的王家钱

币， 表明在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去世后， 欧克拉提德斯二世成为唯一的巴克特里亚国王。 综上， 我

们可以将巴克特里亚晚期国王的继承关系排列为：
（１）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 （２）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统治， 赫里奥克利斯摄政——— （３） 赫

里奥克利斯一世——— （４） 赫里奥克利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共治——— （５） 欧克拉提德斯

二世

覆打在泰奥菲鲁斯钱币上的柏拉图钱币表明， 原本被认为是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继任者的柏拉

图应是晚于泰奥菲鲁斯的君主， 他很可能是泰奥菲鲁斯的继任者。 根据钱币窖藏、 钱币图案风格

等钱币学证据显示， 泰奥菲鲁斯应是晚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希腊君主， 柏拉图不可能是欧克拉

提德斯一世继任者。 根据这组覆打关系， 可能表明历史上曾有两名泰奥菲鲁斯君主， 其中 “自
承大统者” 泰奥菲鲁斯或系统治北方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君主， “正义者” 泰奥菲鲁斯或系

南方的印度—希腊君主。 至于这两位泰奥菲鲁斯与其他国王的继承关系， 目前尚无定论。 有待于

未来新证据的出现， 方可进一步讨论。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　 霞

责任校对：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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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ｔｓ ｓｔ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ｅｉ.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ｔ 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ｅｒａｌｄ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ｉｔ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ｕｃｈａ ａｎｄ Ｄａｙｕａ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ｔ ｆ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ｅｘｉａ.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 （胡）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５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 ，
ｔｈｅ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Ｈ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ｔｅ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ｅｉ，
Ｇａｏ Ｈｕａｎ （高欢） ｍ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Ｙｅｃｈｅｎｇ （邺城） ａｎｄ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ｄ ｏｆ Ｈｅ⁃Ｌｏｎｇ （河陇）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ｇａｉｎ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ｅｉ ｃｏｕｒ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凉州）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ｎｅｗ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Ｈｕ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ｄ ｉｎ Ｙｅｃｈｅ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ｕ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ｅｘ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ｎ Ｔａｉｙｕａｎ （太原）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ｉ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ｅｉ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Ｑ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ｒａ Ｚｈａｏ Ｈａｉｘｉａ （４４）

Ｔｗｏ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ｍｉ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ｎｇ Ｙｕｎ Ｘｉｎｇｊｉ （ “宋云行记”）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Ｌｉｕ Ｙｉ （５６）

·０７１·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２０２４


